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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母校给予的不尽诗情百年母校给予的不尽诗情
□□巴彦布巴彦布（（蒙古族蒙古族））

在诗人徐志摩的诸多名篇中，能被我记
牢、又会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的，既不是《再别
康桥》，也不是《沙扬娜拉》（尽管只有短短五
行），而是他的《石虎胡同七号》：“我的小园庭，
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
景”，“有时清唱着一声奈何”，“有时沉浸在快
乐之中”……

我对此诗情有独钟，因为它写的是我的母
校——位于北京西单石虎胡同的中央民族学
院（现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老校址。所以，
每当读起这首诗时，感受到的是甜美、亲切和
自豪。1987 年 11 月，石虎胡同的校址被改作

“民族大世界”商贸集市后，我再读它时，涌来
的却是惋惜、痛切和不尽的缅怀……庆幸的
是，此处旧址后来被北京市列为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并对之进行重建——因为很多文化名人
都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身影和足迹。

令人慨叹的是：我在母校期间（1958年至
1960年）竟不知道徐志摩还有这么一首诗；更
不了解这座建造于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群，沉埋
着那么多文化历史碎片，是一处如此丰厚的史
迹与史话的生成地、陈列点、珍藏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大跃进”的特殊
年代下，连正常上课都随时被“深翻土地”和“大
炼钢铁”所取代，不了解母校变迁史算得了什
么？何况当时对徐志摩的评价还颇有“争议”。

一直给予我自豪之情的是母校的民族特
色和文化传承。自1913年建校起（新中国成立
前校名为蒙藏学校，1951年起改为中央民族学
院附中），母校就是一所面向全国招生的民族
教育学府。在这里，教师严谨、认真、负责，各族
同学旺盛的求知欲与进取情怀，特别是来自祖
国边远省份同学的淳朴、真挚和吃苦耐劳的精
神，深深吸引并影响了我。

母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也为我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阅读天地。记得阅览室里摆满了全国
各省市区的文学期刊，我读柳青的《创业史》，
就是在阅览室里看到的《延河》月刊上的连载。
更难能可贵的是，国立北京图书馆将母校列为

重点服务单位，该馆每期各类讲座与文化纪念
活动都有听讲入场卷发到学校。在校期间，我
先后有幸见到的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巴金、老
舍、曹禺、田汉、曹靖华……他们的修为、涵养、
思想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这些都极大地充实了我这个自幼做着
“文学梦”的高中生的内心。我的散文诗习
作、组诗 《草原上的小鼓声》最早于1954年

（小学五年级时） 在中央电台的少儿节目中播
出，后因家庭贫困离开民院附中回哈尔滨参
加工作时，重新修改后刊发于 《诗刊》 1962
年第一期；抒情诗 《黎明曲》 被 《解放军文
艺》于1961年12月发表。

比文学本身收获更大的是母校引以自豪
的革命传统史——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
等革命先辈，深入到当年的蒙藏学校，在校
园大操场上传播马列主义；五四运动，母校
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一批又一批为中华民
族复兴的学长们从此走上革命征程；乌兰夫

（云泽）、李裕智、多松年……这些老一辈革
命家为理想而奋斗的身影，在校园里成为无
形的火焰，燃烧着每个人的内心。我也由此
亲身体味到：兄弟民族能在“团结、进步”
的大路上坚定阔步，祖国的美好、富强只是
时间问题……这一精神理念，从此形成并贯
穿于我的创作到今天，我在创作中自始至终
力求昂扬的精神情趣。

再后来，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也罢，十
年“文革”中的苦难也罢，附中的教育思想
和师生们的面影，始终伴随我在冰城哈尔滨
的岁岁月月……

10 年，20 年，忆念母校的诗文终于在
“四人帮”垮台后，开始喷发，发表于《北京
日报》 上的 《寄石虎胡同》 是在 1981 年 5 月
写的，后来收入诗集 《爱的倾吐》 中。作品
是这样的：

从我心海上 飞出的五色鸟群啊/日夜向
你抖翅欢鸣/是通体晶亮的西单大街夹道啊/
凝神站立着 你这条朴素静谧的胡同/四合院

里 树绿 窗明/畅饮知识甘泉的 是那北方游
牧者的剽悍子孙/槐枣花下 风香 室静/细觅
科学之鸟仙踪的/是这南国骄子的亮眸莹莹/
忘不了 高山族兄弟的海洋深情/听不够 哈萨
克姐妹奔放的笑声/我思念的鸟儿/啄着往事
的蜜糖盘旋/是因为 不同语言的伙伴到此
就结成 终身的友谊至亲/浩劫 劫不去心中的
花朵/沙暴 迷不住前望的眼睛/在“史无前
例”的波涛中搏击/我们获取了 冷静的大脑
和 不可玷污的内心/——只有祖国母亲呵 才
有我/生命之花开放/只有我的花果满杯/才是
母亲祖国最美的笑容/啊啊 西单大街内的一
条胡同呵/嗬咿 飞去了的雏鹰群呵 又/飞回
来的雄鹰阵……

而 《雪水吟》 写的是对藏族同学的怀
念。他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重回西藏，毅
然承担起民主改革的重担，他们的行动和对
母校的情感，令人感怀：

哗哗飞溅的雪水哟/碎银似的 跳跃在我
的眼前/你们扬着激情和喜悦/手拨弦子似的
弹响我的记忆之弦……/向高原/忆昨天……/
正当西藏的尘沙欲迷天/同窗学友呵 你我分
手在天安门前 热泪留给我们的课桌了/双脚
已踏上迷雾的高山/二十年战士的跋涉/以生
命之春换取西藏的春天/一道道激流般的雪水
哟/冲击着混沌与苦寒的雾霰/当朵朵流金的
云朵/在雪山上升现/你们顾不上对华发的梳
理 伤痕的感叹/中年灿然的笑/又定格为排头
兵的相片/曲曲雪山骄子的歌呵/回荡在母校
的校园/你飞雪化春水的歌呵/流进各族校友
酣饮之泉/对母校 对天安门该奉献什么/我的
藏族老校友呵 你们给了我青稞酒般的答
案……

1984 年 10 月，由我参与创办的《诗林》在
黑龙江诞生。想起恩师严文井当年对我的教
诲：“受惠于前人”就该不忘“施惠于后人”，《诗
林》独家开设了“兄弟民族诗人”专栏。经过两
年多的准备，在我的学长、附中语文教研组组
长杨进铨的组织下，母校“民族雏鹰”诗社正式

诞生。在1987年附中74周年校庆会上，各族小
校友亦即小诗友们，纷纷为母校、祖国作诗，令
我老泪纵横……我这个“主讲人”饱享了来自
母校新校友所给予的支持与激励。当年的《诗
林》国庆号以12个版面刊发了苗、藏、布依
等 6 个民族 9 位校友的 15 首诗篇……这次会
见，是我与母校师生最后一次在石虎胡同校
址的聚会。

斗转星移。2007年我再一次来到母校魏公
村法华寺新校址，我恍如一下子步入了一个全
新殿堂的所在，一种圆梦般的神奇与幸福向我
涌来……全部现代化的教育设施之外，我最关
注的文科与校园文化建设也超出了想象——
翻阅着师生们编辑的三种精美、厚重的母校期
刊：《探求》（校刊·学报）、《华氏100.4》（团刊）、

《彼岸文学社·零》。一所中学，3 本期刊！仅此
一项，在其他中学也并不多见吧。徜徉于校园，
感受到世纪之风扑面而来，我听到群鹰展翅声
隐隐传来……

身为七旬开外的老校友，历经半个多世纪
的亲身感受与耳闻目睹，我唱给母校的歌，只
能是这诗情不尽的引吭高歌，以表达“叶对根”
的深情：

自豪吧 母亲/我已属于金色的北京/知识
的殿堂明亮温馨/回荡着全中国的乡音乡
情/……朝霞灿烂 春光万里/高扬的旗帜是

“一切为了学生”/母亲 我是你的梦/校园是我
圆梦的魂/梦绕魂牵 行进着/一代华夏新公
民/……我以民大附中为荣啊/是她的人才之
星 发 射 场/正 为 共 和 国 打 造 着 一 颗 颗 新
星……

加油吧 同学/感受咱们肩上的分量/就是
在看初升太阳的升腾/课堂内外有我们的自强
自信/……秋阳朗照 蓝天万里/行进的歌声是

“为了学生的一切”/我们是校园的花/校园是
我们的根/花的原野 歌唱着/劲松 栋梁和雄
鹰/……我以民大附中为荣啊/是她的各族新
星基地大苗圃/正为共和国培养着/一群群赤
子精英……

清清 晨晨（（外一首外一首））

□□阿不都阿不都（（哈萨克族哈萨克族））

清晨
我静静地
独步在小时候父亲放牧的草原
和母亲烧过茶的
泉水边
风轻轻地
撩拨着心弦
不论岁月淡化出多少陌生
也难斩断对草原的倾心迷恋
不论泉水冲走多少岁月
也冲不走心中的那份温暖

此时
看不到袅袅升起的炊烟和母亲的笑脸
听不到牛哞羊欢和父亲的呼唤
我的眼泪
像花草瓣上的露珠
一滴一滴
滚落在胸间

冬不拉琴弦

冬不拉琴弦
像两条河长长流淌
没有一丝的怯懦
一丝的彷徨
仪态从容、勇敢顽强地
穿过广袤的原野和一道道山梁
边流边唱
不停顿地流
不停顿地唱
不停顿地奔向前方
凡是冬不拉弹唱的地方
青草碧绿摇曳芬芳
朵朵鲜花喷吐清香
黝黑的土地悦目金黄
潺潺的河水波光粼粼、天鹅飞翔
广阔神秘的天空，星星闪烁光亮
温暖博大的日月，更加灿烂辉煌
人人友善谦和，有健康的心脏

我第一声啼哭似阳雀的呼叫
母亲的脸上 顿时春意盎然
父亲的心尖立马舞动舞阳河的细浪
我的侗乡 以无尽春色和柔情
迎迓我的生命和灵魂

舞阳河 柔曼多姿的河流啊
我的兄弟姐妹能歌善舞
坚韧的韵律浇灌他们跌宕的人生
无论悲欢离合 爱恨情仇
不屈的命运 生动如花

在千年的洞箫和法鼓中
我们逐水而居 薪火相传
每天用心血和汗水喂养五谷林木
天天升起的炊烟飘荡勤劳的香甜
摇曳我们世世代代星月般的梦

阳春三月
油菜花漫过多彩的村庄
吊脚楼的倩影 风雨桥的侗歌
任采蜜的蜂儿演绎他们如蜜的故事
只有一头油光水滑的小母牛
在舞阳河畔悠然啃青

这是我的侗乡
这是放置我生命和魂魄的地方

我的侗乡我的侗乡
□□黄松柏黄松柏（（侗族侗族））

家乡那条上百年的小街，叫花街。近水靠
山临田坝，长达百米左右，多么难得。所谓的
花，是大家从溪河里捡来规整的石头，砌出漂
亮的卵石路面。

花街对我家来说，非常重要。外公、舅公、
姨公、大舅，加上我们家，五户人家相距不远，呼
喊得应。小时候我就发现，站在花街大喊一声，
特别的兴奋。

我大舅是村干部，喊过开会、出工。那些
声音一过，人们就像闻风而动的鸟儿，纷纷走
出家门。小时候，我一个人去外婆家，要走过
拐一个弯的街中间。街两旁的木楼，多数黑黑
的，一家家堂屋门张开着，在昏天黑地时，幽深
可怕。只有看到了外婆家和大舅家，我喊一
声，听见回应，怦怦跳的心才安定下来。

一段时间，父母忙没人管我，就请我的姨
婆帮忙。姨婆住我家对面，80岁了，带我很用
心。在我对生死没有半点概念时，姨公姨婆相
继去世，尤其是姨婆的死，让我一上街就很不
习惯。以前，几米宽的街，我兴冲冲地跑过来
跑过去，现在变了，感到街头街尾总有老人的
身影。上学的年龄还没到，我在大人做轻松的
农活时就去田边玩，看妈妈和大舅在田地里耕
耘。有时，外婆不看牛了，她在下头街一喊，我
就腰挂小柴刀，或者手拿一把镰刀，肩扛一根
不大的钎担，跟着上山去学砍柴。

下雨天，堂屋窗外挂满了屋檐水，滴滴
答答在花街上弹奏，非常好听。夏天的正

午，明亮的阳光从楼上沿着板壁，走上花
街，再慢慢地从另一面回去。逢年过节的花
街，成了每一户人家的一部分，被我们打扫
得特别的干净。

“对门坡上有根柴，弯弯扭扭走过来”，在
砍柴时，我们经常用这样的词句表达对蛇的恐
惧。后来，我也开始背起书包上学去了。大舅
他们这些干部商量决定，我们这些小学生，大
约从三四年级起，应该开始学做农活了。于
是，在街头，我和同学们你呼我唤，拿上农具，
高高兴兴地加入了劳动的大队伍。

花街当年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公社组织一
些大的活动。街后的山坎上，有两栋小木楼是
办公的地方，小的会在木楼里进行，有庆祝一
类的大型会议，便安排在一里外的中学操场。
一些大队、生产队的队伍经过花街，都会敲响
手中的锣鼓，把街上街下变得喜气洋洋。大舅
是大队干部，与大队支部书记住隔壁，每次他
们都认真组织街上寨上的队伍去开会。每次
公社开党员干部会，花街也会热闹很多。外婆
家对面只有一个干部的税务所，木楼虽然破旧

却显得较宽，旁边一户党员家的楼上也很宽
敞，常安排有开会的人员在那里吃住。每当讨
论，大家把凳子搬到街上来，坐成圆圈。念报
纸的声音，教唱革命歌曲的声音，常常激起我
的向往。

我和街上许多人一样羡慕大舅，他有两儿
一女，大儿子在长沙当工人。他虽然没什么文
化，但我觉得他的境界高，很低调，能忍让，是
优秀的党员干部。外公去世时是“文革”期间，
他自觉不按旧俗喊祭做道场。妈妈去世时已
经改革开放数年，父亲已退休，他却生怕办丧
事在街上造成不好的影响。妈妈勤劳一生，人
缘又好，外婆和其他亲戚都不同意简办我妈的
丧事，闻讯而来的亲朋好友很多，大舅才不再
多说。当时我从花街走进县城、远赴省城，这
期间外婆办了丧事，舅公办了丧事，从老家接
来的满婆也办了丧事，大舅和我父亲商量，为
了不让我千里迢迢奔波，也不让影响我的工
作，都是事后才告诉我。

花街，留给我最痛苦的记忆，就是我妈办
丧事的场景。妈妈的棺材放在我家堂屋，门外

的上下街，摆着许多亲戚同学和单位送的祭幛
花圈，锣鼓唢呐鞭炮声，亲人们的痛哭声，我
想，这是永远也磨不去了的记忆。

每次春节回家，走过花街，看着一栋栋熟
悉的房子，我都会想起一个个老人。大舅因年
龄偏大不当村干部后，热心起公益事业来。他
主动找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改造花街。
当时的街上人家，有的买了汽车，有的买了拖
拉机、农用车，早出晚归天天在外赶场，在卵石
路上行走不便。为这事，邻居们也来我家找
我。从上级得到一点资金支持后，大舅和村干
部喜笑颜开。他们择吉日，一个个细节把关，
终于把花街变成了水泥路面。

过后，大舅又与大家计划修进山公路、修
河堤、修旅游景点，我看他是活得越来越有境
界、越来越有味道了。在得到当地政府部门支
持的同时，他偶尔也给我念叨一两句，希望我给
村里的建设多多少少帮一点忙。

每当我想起花街，想起亲人，想起大舅他
们，常常悲喜交集。走在新修的路面上，我反
倒感到不适应了。一年回家，看到大舅病得很
重，不能出门，我的心头很不是滋味。花街没
有了，老人们也一个个去了。一天夜里，我突
然接到来自老家的电话，说大舅去世了。

这以后再回家乡，看着一幢幢拔地而起的
砖房旁，剩下几幢默默不语的老楼，就会想起
一个个逝去的老人。走在没留下一点花街痕
迹的水泥路上，我会默默地陷入回忆。

消逝的花街消逝的花街
□□姚茂椿姚茂椿（（侗族侗族））

翠湖，这个位于昆明市中心的大大的街心花园，原本是很
浪漫的。大约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翠湖约会”是年轻人一次
次成功爱情的见证。“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那时只要居住
在昆明，大多都在翠湖的柳树下、亭子里约会过。后来翠湖的
情侣不知为什么越来越少了，那些相依相偎的身影逐渐被一些
来此吹拉弹唱的爷爷奶奶们取而代之。

每天晚上，整个翠湖一片喧嚣，很难找到一块安静的地
方。我很奇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到哪儿谈情说爱去了？有
熟悉当今年轻人生活方式的朋友说，去酒吧，就着烛光慢慢喝
着一杯咖啡；或去歌厅，在震耳欲聋的重金属摇滚中蹦迪；安静
一点的无非就是独自守着一台电脑或窝在沙发里手握智能手
机和远处的他（她）共同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这符合时代
的发展。

我们年轻那会儿，依依的杨柳不要钱，潋滟的波光不要钱，
朗朗的月光不要钱，幽静的亭子不要钱，那纯真的爱更不讲钱，
所以清贫的年轻人就来这里约会。现在不一样了。那种树下
湖边“月移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期盼，那份感人的柔情，这代
人是很难细细品味了。翠湖因之逐渐成了一个老人们唱歌跳
舞的场子。

我每天晚饭后到翠湖散步无非就是活动一下筋骨，在此起
彼伏的喧闹的噪音里，并不期望感受到温馨与宁静。但是有一

天，它让我又重新体验到一种久违的情愫。
那一天，黄昏之后的翠湖，来此唱歌跳舞的老人们早早占

据了灯光较为明亮的一些场地，各自又唱又跳。在我前面有几
株大树，枝叶婆娑，平日，会偶遇零星散步的人，今夜，黑黑的树
影下却蹲着一个小伙，正小心翼翼地在地上放置着什么。走近
才看清，就着树丛间落下的几点朦胧的灯光，他正在把一支支
白色的小蜡烛小心地竖到地上，搭成一个“心”形图案，一对正
在散步的中年夫妇停下来饶有兴趣地正和他谈着什么：

“这个‘心’形的图案要对称。”那男的看了一会儿发话了：
“现在看起来右边小了，左边大了。”

小伙子忙站起来打量了一下：“的确是。”他也笑了，又拿了
几支蜡烛加进去放大并作了些调整。

“这就对了。”中年夫妇说，“你今晚为谁点燃这颗‘心’？”
“我的女朋友。她在昆明打工。我从深圳来的，刚下火

车。”小伙子说，“我今晚要以这种方式向她求婚。之前她什么
也不知道，包括我突然来到昆明，包括我今晚的求婚。”

这时吹起一阵晚风，尚未点燃的蜡烛有几支被风吹倒，他
扶起这支又倒下那支，有个路过的女孩给他出了个主意：“你应
该先点燃一支，然后用火烤一下每一支的底部，这样蜡烛才能
粘牢在地上。”小伙子说：“谢谢！”这个办法果然管用。

“你通知你的女朋友了吗？”又是那中年妇女问。

“还没通知呢。”小伙子胸有成竹地说，“我要告诉她，进翠
湖时给我一个电话，到时候我再点亮这些蜡烛。”

“她会看到一颗燃烧的、热烈的心！”女孩说。
我一直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仔细地品味着这种久违的浪

漫。这个远在深圳的打工仔，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以这种也许
并不怎么新潮的方式表达着一种相当古典的人类高尚的情
感。这种校园式的纯真爱情，在现代社会已经难以见到了。

我不说话，只一个人默默地想着，不知何时，我身边又站了
一个穿浅色风衣的女孩。“你今晚的求婚一定会成功的。”她柔
声说了句，声音很低，话里流露出的是祝福抑或是羡慕？她没
有说更多，只是用一张纸巾擦拭着因感动而流下的泪水。我想
是属于那种多愁善感的女孩，她也许觉得烛光为她点亮的那个
女主角太幸福了！或者，还多少有点儿羡慕，羡慕她有这样一
个懂得感情、深深地爱着她的小伙。

小伙看看表，终于掏出了手机，他要打电话了。往下，应该
是最有戏剧性的对话，哪怕只是从他这一方的对讲中，你都能
够感知到姑娘的惊诧：

“什么？你在昆明？什么时候来的？”
“惊喜？你要给我什么惊喜？”
“你现在哪里？翠湖？”
一连串的提问，出乎意外的错愕，还有喜悦的甜蜜。然后

姑娘答应小伙马上就来……
期待中的姑娘出现了。看到这明亮的“心”的一刹那，她的

第一个行动会是什么，她的第一句话又将是什么。哦！这是高
潮！我本应留下做他们爱情的见证人，看看这感人的一幕，但
不知为什么，我怀着一颗喜悦的心离开了。

久违的翠湖的浪漫之夜已经以超出我想象的方式加倍地
给予了补偿。我不要谜底的揭晓，我不要圆满的结局，我要的
是耐人回味的想象空间，一种永久的甜蜜……怀着一种温馨的
感觉我重新沿着我每晚散步的路走下去。前面是一个紫藤花
架，原先花架下有两排和花架铸在一起的水泥靠椅，盛花期时
堆在架上的紫藤花垂落下来，把靠椅、走廊全遮住了，成了个花
的隧道。暗夜，会偶见一两对情侣在这里相拥。

可不知为什么，前些时，紫藤架下的水泥靠椅被锯断拆除
了，我想，敲下那些水泥，锯下那些钢筋是要下很大决心，花很
大工夫的。做这事的人也太有心了。

思忖间，紫藤花覆盖的走廊里突然亮起一道雪亮的光，在
暗处画出了一个圈，仿佛要在花影中找寻什么，在确认无人之
后，这道强光终于熄灭，跟着一个黑影窜了出来，朝我来的方向
继续搜寻而去。

是保安！翠湖浪漫之夜竟然画上这样一个句号。
那颗“心”不知是否已经点亮…… 沿着一条曾经叫夷水

后来叫清江的河流
我蜿蜒地走
蜿蜒抬头
五峰山的一块绝壁
一幅蜿蜒抽象的岩画

捣衣石蜿蜒
与另一种事物蜿蜒
母亲她们
坐一排蜿蜒
蜿蜒揉着各自的心情
水里波动的天空
抖得蜿蜒
两岸山色
被她们蜿蜒敲打
鲜亮的蜿蜒 在身后树枝上
蜿蜒招展

母亲说
找到细腻厚道的捣衣石
是洗衣人的缘分
是衣服的缘分
是一个人和这条河的缘分

现在
清江的浪花开成了湖
捣衣石成了这条河的前世
母亲说 这些生生死死的缘分
入水为安吗

怀念捣衣石怀念捣衣石
□□杨秀武杨秀武（（苗族苗族））

翠湖的浪漫之夜翠湖的浪漫之夜
□□张张 长长（（白族白族））


